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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东北角有一条绵延 800 多公里的河
流，她的名字叫乌苏里江。江边生活着一个古老的
渔猎民族——— 赫哲族。

1962 年，一首反映赫哲族生产生活变迁的
《 乌苏里船歌》唱响大江南北 ，一度“妇孺皆
知”……乌苏里江水长又长，蓝蓝的江水起波浪，
赫哲人撒开千张网，船儿满江鱼满舱……

这首地域特色浓郁的民歌传唱之久、影响之
大，超出很多人的意料，甚至从一开始就走出国
门，很快就走向世界。20 世纪 80 年代初，这首歌被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为国际音乐教材(亚太地区)。

乌苏里江水奔流不息，改革开放四十年后的
赫哲生活又露新颜，从阴暗潮湿的地窨子到宽敞
明亮的联排别墅，从没日没夜的奔波渔猎到特色
鲜明的旅游产业，赫哲人脱贫攻坚走上幸福路。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近日走近《乌苏里船歌》词作
者胡小石，面对面聆听他重温江船上的渔歌，深入乌
苏里江畔的赫哲族，畅想新时代的乌苏里船歌。

从事音乐创作，其实是个“意外”

出生在江南水乡，“意外”来到黑

土地；学的是中文，“意外”进了哈尔

滨歌舞剧院

初冬，哈尔滨已下过第一场雪，晚上气温降到
零下 10 摄氏度。胡小石虽然年近八旬，但身体硬
朗、思维活跃，经常顶着严寒到户外散步。

《乌苏里船歌》唱红的时候，胡小石刚刚 20 岁
出头。

“现在虚岁 79 了，阳历 7 月份生日，四舍五入
就是‘80 后’。”胡小石笑谈。

他出生在江南水乡，成名却在“神奇的黑土
地”。

胡小石从事音乐创作，其实是个“意外”。
1940 年，胡小石出生在浙江省平湖市，“但月

科里就搬到江苏省扬州市姥爷家了，小学、中学、
大学，都是在扬州上的。”

胡小石的姥爷早年曾在日本留学，在当地算
“文化人”。

小时候，胡小石就表现出了对音乐的兴趣。
“大概六七岁时，姥爷送给我一把琴，慢慢地，线
谱、简谱我就都认识了。”胡小石说。

但胡小石上大学读的却是中文系，与音乐关
系不大了。他的大学并没读完。

1959 年，胡小石离开扬州北上，来到黑土地，
投奔因为参军来哈尔滨工作的姐姐，准备在这里
再考大学。

来到哈尔滨后，胡小石就住在姐姐家的楼里。
“我平时比较喜欢音乐，就用竹子做了一个

管，模仿乐器黑管，在姐姐家的大阳台上吹着玩。”
胡小石说，由于是自制乐器，不在乐队的编制里，
声音就与一般乐器不一样。

这个不一样的乐声，吸引了一些路过的人，其
中就包括原哈尔滨歌舞剧院的乐队指挥。

“有一天，听着有意思，这个乐队指挥就顺着音
乐声上楼找到了我。”胡小石说，“听了我对自己的
介绍后，他就让我到当时的哈尔滨歌舞剧院看看。”

胡小石没想到，这一看，就被“看上了”。
来到哈尔滨歌舞剧院后，胡小石当场接受了

面试，展示了几种乐器，效果都不错。
“当时哈尔滨歌舞剧院院长就告诉我，你留下

吧，就在我们剧院工作。”谈起这段经历，胡小石仍
面带难以相信的表情。

就这样，胡小石没再考大学，而是通过“特
招”，阴差阳错来到了哈尔滨歌舞剧院。

看上去很累的“苦活儿”

是日后成功创作之基

刚到哈尔滨歌舞剧院工作头 3

年的艰苦采访、创作历练，为日后创

作《乌苏里船歌》打下了基础

很多歌曲都有“前奏”，初到哈尔滨歌舞剧院
的工作，也可以说是胡小石创作的一个“前奏”。

在哈尔滨歌舞剧院工作前，胡小石几乎没离
开过学校，缺乏生活经验。

胡小石虽然有文学基础，懂些乐器，但对舞台
不了解。于是，到哈尔滨歌舞剧院工作的头 3 年，
胡小石被安排的工作是乐器演奏员。

当时，哈尔滨歌舞剧院的团队经常到全国各
地演出，胡小石也跟着去，学习舞台经验。但胡小
石出去演出时，还有一个看上去挺累，却对之后创
作产生重大影响的“苦活儿”。

那个时候，每到一个地方演出，剧院的“舞美”
人员都要提前去“采点”，布置舞台设计等工作。胡
小石每次也被要求和“舞美”一起出发，提前赶到
演出地点“采访”。

“主要是提前两三天到，采访当地的好人好
事，然后按照故事情节、是否适合舞台表现等要求
进行筛选。把筛选出来的好人好事写出来，等剧团
大队人马到了以后，第一场演出就演当地的好人
好事。”胡小石说。

这种采访、创作的工作虽然很苦，但对胡小石
的锻炼很大，“心热不怕夜风吹，摘来繁星网上
缀”。

谈起这段经历，胡小石至今仍心怀感激：“没
有那三年的历练，创作不出来《乌苏里船歌》。”

胡小石将那段经历称为“打快拳”，大意是创
作的都是些短平快的作品，练练手，真正流传下来
的作品少。

“但那几年接触了形形色色的人和事，让我懂
得了如何在生活中找题材，怎么提炼升华舞台主
题，积累了很多经验。”胡小石说。

一开始“不了解赫哲族”

后来“一头扎进赫哲”

之所以选择赫哲族作为创作

主线，是因为这个民族的变迁反映

了那个时代的变迁

50 多年前，很多人不了解赫哲族，甚至不
知道“东方有个赫哲族”。胡小石下乡采风，也是
辗转来到赫哲族聚居地。

1961 年，第一届“哈尔滨之夏”音乐会举
行，在全国影响很大。

当时全国还有两个地方的音乐会比较有名
气，一个在上海举行，一个在广州举行。

“首届哈尔滨之夏虽然很成功，但也有遗
憾，就是原创作品太少。”胡小石说，当时哈尔滨
市有关部门鼓励有创作能力的人，到生活中去，
到生产第一线去，捕捉灵感，多写一些好的原创
作品。这是下乡采风的主要原因。

那个时候，还没演唱《乌苏里船歌》的郭颂，
已经因为演唱《丢戒指》等东北民歌“出了名”。

“我们都在一个单位工作，郭颂资历老，也
有名气，特意嘱咐我在下乡采风中多注意少数
民族的文化遗产。”胡小石说，这是下乡采风的
另一个“任务”。

“出发前，我并不了解赫哲族，也没奔着赫
哲族去。”胡小石说。

赫哲族主要居住在黑龙江、乌苏里江沿岸，
以渔猎为主。

“日军侵略遭到迫害，差一点就种族灭绝。”
胡小石说，刚解放时，赫哲族只剩下 300人左右。

新中国成立后，赫哲族被从死亡线上拉了回
来。此后，我国又推行了一系列支持少数民族发
展的政策，在生育、粮食供应等方面给予倾斜。他
们盖起了房子，脱下了以前常穿的鱼皮装，学会
了种地，生产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当时，赫哲族主要聚居地是现在的黑龙江
省同江市街津口赫哲族乡、八岔赫哲族乡，以及
饶河县四排赫哲族乡等地。这几个地方当时都
归合江地区(主要指现在的黑龙江省佳木斯市)
管辖。

胡小石到了佳木斯后，听说了赫哲族的故
事，“当时就觉得这是个反映时代变迁的好题材，
前后反差大，对比明显，是歌颂社会主义中国的
好案例”。

于是，胡小石一头扎进了赫哲生活中。

为了一首未知的歌

下乡采风三个多月

深入到赫哲族生活的主要聚

居点，与赫哲人一起打鱼，体验原

汁原味的赫哲生活

体验赫哲风俗，少不了与赫哲人同吃同住
同打鱼，看看赫哲人如何“撒开千张网”。

下乡采风第一站，胡小石就来到了同江市街
津口赫哲族乡。这是赫哲族重要的生活聚居点。

来到当晚，胡小石就住进了乡里的招待所。
“说是招待所，其实还是一个地窨子，非常潮湿，
晚上还得用火烤被子。”胡小石笑着说。

胡小石自己也没想到，这一扎，就是三个多
月。后来，胡小石又到了同江市八岔赫哲族乡、
饶河县四排赫哲族乡采风，每一处都深入到赫
哲生活中。

他与赫哲人同吃，同住，同劳动，跟着一起
打鱼，很快就跟当地渔民混熟了。

胡小石住的地方距离江比较近，“那时蚊子
多，一张嘴，蚊子都往嘴里飞。”

每到打鱼时节，赫哲渔民就在江边的滩地
上搭起窝棚。白天打鱼，晚上住在窝棚里，直到
这个捕鱼季结束才回去。

那时候，粮食还比较紧张。胡小石和渔民交
上朋友后，渔民就给胡小石送鱼吃。

渔民送给他吃的鱼，并不是我们常吃的“熟
鱼”，而是“生鱼”———“将新鲜的鱼切成丝，用醋一
蜇，弄点盐拌一下，就能吃了，一次都送一大盆。”

如今，这道“刹生鱼”已经成为赫哲族的一道
名菜。胡小石当时总吃这个，后来都吃“腻”了。

赫哲族的生活离不开鱼。
穿鱼皮衣服，吃鱼肉。为了让马上膘，还给

马喂鱼。渔民回来时，很多狗也游过浅水到船

上，给狗也喂鱼。
因为《乌苏里船歌》，更多人知道了赫哲人。

在赫哲族的采风生活，也改变了胡小石。
“我去赫哲族前是不会喝酒的，但赫哲族人

大都会喝酒，几个月里我就学会了喝酒。”胡小
石说，每次回到赫哲族，总要小酌几杯。

还未在国内正式演唱

《 乌苏里船歌》先出国门

词曲作者磨了数月，为第二届
“哈尔滨之夏”准备《乌苏里船歌》，

却遗憾错过

每年渔汛，赫哲人都会提前做好各方面准
备，“莫等渔汛把人催”。

创作《乌苏里船歌》时，在胡小石下乡采风之
前，曲作者之一汪云才已经沉到赫哲体验生活。

据胡小石介绍，汪云才的主要目的是为话
剧《赫哲人的婚礼》配乐。

汪云才在赫哲族地区待的时间更长，采集
了很多赫哲族民歌。由于赫哲族只有语言，没有
文字，有些歌只剩下一两句，也都被采集了。用
胡小石的话说，汪云才“把赫哲族的音乐遗产一
网打尽”。

正是这些前期的采风、积累，为《乌苏里船
歌》的最终创作，奠定了基础。

当时郭颂、汪云才、胡小石都在哈尔滨歌舞
剧院工作。其中，胡小石在民族乐团，汪云才在
交响乐团，郭颂在合唱团。

回到哈尔滨后，三个人就根据采风情况，不
约而同地把新歌焦点集中到赫哲族身上。

“当时我们商定，我先把歌词拿出来。”胡小
石说，先拿出来的歌词是五段版本，后来定稿时
候是三段。

据胡小石介绍，郭颂要求特别严格，特别是
对自己将要演唱的歌曲，不断挑毛病、提要求。
“有时候头一天定了，第二天又变了。三个人在
一块讨论，经常争得脸红脖子粗”。

一共改了多少稿，胡小石已经记不起来了，
总之三个人一有空就在一起研究。《乌苏里船
歌》前后磨了两三个月，最终确定下来。

定下来后，距离第二届“哈尔滨之夏”还有
一段时间。这时，郭颂恰好被派到日本等地演
出。郭颂就把还没有在舞台上正式演出的《乌苏
里船歌》带走了，准备演出间隙推敲推敲。

没想到，这一去就是好几个月。《乌苏里船
歌》也因此错过了第二届“哈尔滨之夏”音乐会。

《 乌苏里船歌》唱红时候

词作者竟不知道

半个多世纪前，遍布各地的广

播是重要的通讯手段，很多人也是

因为广播知道了这首歌

“创作《乌苏里船歌》的初衷是为了歌颂伟
大时代，歌颂党。”胡小石说，“赫哲人感谢共产
党”。

胡小石介绍，当时这首歌并没有在郭颂正式
的演出单中。但在日本一些非正式演出的联欢会
上，郭颂自己试唱了一下，没想到效果不错。

后来，在日本类似的联欢会上，郭颂试唱几
次，每次效果都很好。

回来途中，经过香港。郭颂在香港也演唱了
这首《乌苏里船歌》，效果一如既往的好。

当时香港一家唱片公司很看好这首歌，并
录了一张唱片。

回到北京后，1962 年在北京举行的一次音
乐会上，郭颂第一次在大陆正式舞台上演唱了
这首《乌苏里船歌》。从此，这首歌开始了半个多
世纪的传唱。

那时候通讯手段比较落后，作为词作者的
胡小石也是后来才知道这首歌“红”了。

“这首歌唱火的时候，我正好在小兴安岭采
风。当时住在林业局招待所，每天早上起来都听
广播里的歌，突然有一天听到了这首歌，感觉有
点熟悉。仔细一听，才发现是《乌苏里船歌》。”胡
小石回忆。

这首歌被当时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黄
金时段”的“每周一歌”栏目选用。那时家家户户
都有广播，这首歌便很快家喻户晓了。

《乌苏里船歌》不仅在国内被熟知，在世界

音乐史上也有一席之地。20世纪 80 年代初，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把这首歌选为国际音乐教材
(亚太地区)。

“当年写这首歌的时候，没有任何奢望，只
是想歌颂党，歌颂人民，歌颂社会主义。”胡小石
直言。

今年，这首歌已经“56 岁”了，至今仍被人
们传唱。

歌词来自生活，歌名来自艺术

赫哲族生动的劳动场面成就

了歌词，乌苏里江蓝色的江水承载

了歌名

谈起这首歌为何能传唱半个多世纪？胡小
石说得很简单：“这首歌从生活中来，接地气”。

歌里面表现出来的内容就是当时的劳动场
面。打鱼的时候，满江的船，满舱的鱼。很多渔民
摇着桨入江，载满各种鱼货而归，这才有了“船
儿满江鱼满舱”。

很多人知道大顶子山，也是因为《乌苏里船
歌》中的那句歌词———“白云飘过大顶子山”。

在中俄边境乌苏里江畔有一座形似锅顶的
大山，离黑龙江省饶河县城西北 19 公里处，海
拔 801 米，山体呈西南东北走向，南坡陡峻，北
坡略缓，共有八个顶峰。

饶河县四排赫哲族乡后面就是大顶子山，
虽然海拔不高，但在江边显得格外挺拔。蓝色的
江，白色的云，空旷而悦目。这才有了“白云飘过
大顶子山，金色的阳光照船帆”。

山顶缭绕的云雾、山脚奔腾的江水、蓝蓝江
面渔船点点，构成一幅诗一般美丽的山水画卷。

胡小石说，山上的植被很好，每到春天，就
能看到满山的杜鹃。这才有了“白桦林里人儿
笑，笑开了满山红杜鹃”。

这些都是胡小石亲眼所见，都是从生活中
感受到的。

为什么歌名最后定为《乌苏里船歌》？胡小
石说，黑龙江、松花江在同江市汇合，汇合后的
黑龙江与乌苏里江在抚远市汇合，两个汇合地
点相距不远。

三条江的颜色不一样，其中乌苏里江是蓝
色的。虽然不在一个地方汇合，但当时仍然能同
时看到三种颜色的江水并行，绵延几十公里。

“当时觉得乌苏里江的蓝色很抒情，所以从
艺术的角度、审美的角度考虑，最后定为《乌苏
里船歌》。”胡小石说。

再访“乌苏里江”

赫哲人迎来“新生”

生活是创作的源泉，没有生

活，写出来的东西肯定不接地气

赫哲族世世代代居住在三条江边，是一个
渔猎民族，夏渔冬猎，以“上山能搏虎，下江能捕
鳇”为傲。

在胡小石眼里，这些年赫哲族发生了变化。
穿行在乌苏里江畔，最大的感受就是山更青来
水更蓝，“赫哲人走上幸福路”。

今年 72 岁的赫哲老人韩桂凤是同江市八
岔赫哲族乡八岔村村民，她时常听父辈提起在
侵华日军铁蹄下的“黑暗”日子：当时日军强迫
我们赫哲人远离江边，搬到沼泽地和荒地，缺吃
少喝，不能打鱼，只能靠野菜填肚子，几乎家家
都有人死。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帮助赫哲人重建家园，
并为他们无偿提供了渔猎工具、粮食、衣物等，
让赫哲族群众重新过上安稳生活。

乌苏里江水奔流不息，赫哲文化源远流长。
走进同江市街津口赫哲族乡吴宝臣家里，

他用赫哲语给记者唱了一段伊玛堪。
“我刚才唱的大意是赫哲人生产生活方式

发生了重大变化，从狩猎到农业，从狍子皮到现
代服装，过上了幸福生活。”吴宝臣说，他正在准
备创作一首新伊玛堪，主要表现赫哲人生产生
活方式的转型，留给后人传唱。

伊玛堪是用赫哲语口耳相授的民间说唱艺
术，是记录赫哲族历史、风俗的活化石，被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走进同江市八岔赫哲族乡八岔村的赫哲族
伊玛堪传习所时，悠扬的歌声一阵阵传来，吴桂
凤正和学员们练习赫哲族原生态歌曲《狩猎的
哥哥回来了》。

年过六旬的吴桂凤依旧精神头十足，她现
在生活中最重要的内容是传承赫哲文化。除了
每周传习所讲授伊玛堪课程外，吴桂凤还利用
三个微信群进行授课，定时发布授课时间和内
容以及赫哲语的音译表。

眼见着赫哲族发生的新变化，胡小石专门
为赫哲族创作了一首歌《口弦叮咚》。

口弦琴多为渔猎民族使用，是赫哲族等少数
民族经常使用的一种民族乐器，长度在 10 多厘
米左右。到赫哲族去参观，常能看到口弦琴表演。

“生活是创作的源泉，没有生活，写出来
的东西肯定不接地气。”胡小石说，只有从生
活中去挖掘，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才能出好
作品。

2017 年，胡小石召集了 10 余个词曲作家
到饶河县四排赫哲族乡采风，其中不少人都根
据采风题材创作了作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引导广大文化文艺
工作者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把提高质量作为文
艺作品的生命线，用心用情用功抒写伟大时代，
不断推出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
雄的精品力作，书写中华民族新史诗。

一首传唱半个多世纪的民歌，演绎一个古老而神秘的民族变迁

“56 岁”的《乌苏里船歌》，仍在传唱
徐剑梅

莉莉·玛莲，唇齿之间，爱恋、
缠绵。

如今，这首歌鲜为人知。但 70
多年前，从陆地到海洋，德国兵
唱，意大利兵唱，英国兵唱，美国
兵唱，俄罗斯兵唱，仅歌词就有 40
多种版本。

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全世界传唱最广的战地歌曲，没
有之一。

“兵营门前有一盏路灯，就在
路灯下初次遇上意中人。我多么
希望能再相见，亲密偎依在路灯
下，我爱莉莉·玛莲。

我俩的身影重叠在一起，人
人看得出我们相爱这样深。你看
多少人羡慕我们，亲密偎依在路
灯下，我爱莉莉·玛莲。

换岗的号声催呀催得紧，我
要赶回去又要分开三天整。在临
别时候难舍难分，多么希望常在
一起，和你莉莉·玛莲。

路灯也熟悉你的脚步声，让
我怎能忘你的笑容和倩影。假如
有一天我遭不幸，还会有谁在路
灯下，等待莉莉·玛莲。”

这本是一首小诗。作者名叫
汉斯·莱普，德国汉堡人，小时向
往出海冒险，长大后在一家男童
学校当美术老师。1914 年夏，一
战爆发。没多久，莱普应征入伍，数
月后被选送柏林参加军官培训班。

诗写在次年柏林的一个春
夜，然而并没有春风沉醉。

《二战士兵之歌》一书引述莱
普的回忆说，那是 1915 年 4 月 3
日深夜，柏林春寒料峭，他在军营
侧门站最后一班岗，刺骨的风里，
一名军官向他训话，而他却看着
当护士的女友玛莲经过军营去上
夜班，一双高跟鞋咔哒咔哒叩击
着雨水打湿的地面，身影映在昏
黄的路灯里，他感到一种很深的、
单纯的渴望，脑子里回荡起当时
流行的一首伤感歌曲《细雨和春日甜蜜的呼吸已
从柏林城外的公园前来》。

莉莉是另一个姑娘，真名叫贝蒂，是莱普女房
东的侄女。莱普管贝蒂叫“莉莉”，因为这个健壮结
实的姑娘常在她家后院里喂鸡，让他想起歌德的
诗《莉莉的动物园》描述的情景。歌德有过一位未
婚妻，名字就叫莉莉；《浮士德》中，也有位名叫莉
莉的女郎。

莉莉、玛莲，两个年轻姑娘的名字，唇齿连绵
吐出青春妩媚的呼吸。

玛莲是莱普的情人，莉莉和莱普同屋战友相
恋。战争瓦解了战前社会的保守风气，两对恋人都
抱着及时行乐的想法。女房东干预莱普和玛莲过
于亲热时，整天在战地医院护理伤兵的玛莲就回
答：想想吧，明天可能发生什么？女房东于是沉默。
1915 年的柏林，第一次世界大战刚进入第二个年
头，街巷里已常常见到截肢或盲眼的伤兵。

结束这最后一班岗，莱普回到住处并未立即
上床睡觉，而是伏案写下这首小诗。一两天后，他
便奔赴喀尔巴阡前线与沙俄作战。

一战被称为人类绞肉机、屠宰场，但莱普幸运生
还，回到家乡，出了一本薄薄的诗集，收入这首小诗。他
这一辈子，就因为这一首诗出名。写这首诗时，德国还
有皇帝，他身上穿的，还是普鲁士军服。

诗集并没有引起关注，但这首诗被选进了一
本年鉴。20 年后，一位年轻作曲家无意中在年鉴
里看到这首诗，为它谱了曲。又过一年，一位刚刚
离婚、靠在酒吧驻唱谋生的女歌手灌制了唱片，总
共卖出大约 700 张，没有任何乐评家注意。这是
1939 年，初秋的时候，纳粹德国入侵波兰，一战的
噩梦还盘旋在欧洲人的脑海，更惨烈的二战又打响
了。

1940 年，德军攻克贝尔格莱德，占领了市广
播电台。这是纳粹德国最辉煌的时期，四处凯歌高
奏，俨然不可一世。其实，乌云已开始慢慢向他们
头顶聚拢。

在贝尔格莱德电台的播音室，一个落满灰的
木箱最底层，德军发现了一张唱片，封套上写着：

《莉莉·玛莲》。

那个地方，那个时间，那个旋律。命运的转轮，
重重叠叠的偶然。唱针开始转动。

一个个孤单、暗黑的夜晚，在大西洋的战船，
在北非的沙漠，在意大利山区，无数倚着枪械的年
轻士兵默默聆听一个沙哑、性感、苍凉、温柔的女
性声音，唱着火热的思念，唱着青春的相遇与离别。

然后，从贝尔格莱德，到柏林、伦敦、莫斯科，
《莉莉·玛莲》被相似的成熟女性的声音用各种语
言演绎，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跨越敌对的战
壕，战场上最流行的一首歌。

战争巨轮辗压之下，亿万条人命血肉模糊，齑
粉尘埃。这首歌，只是历史烟尘深处，因为寄寓无
数年轻人深深、单纯的渴望，偶然绽开的一朵很小
很小的花。

战后，人们询问原唱歌手，这首歌为什么会这
么红？

她反问：风能够解释它为什么会变成风暴吗？
1945 年，有过一部专门描述这首歌传唱过程

的纪录片。
1981 年，有位德国导演拍了一部同名电影，

被选送角逐当年奥斯卡最佳外国影片奖，但没能
获得提名。

几年后，在北京一所大学里，举办了一个规模
小小的德国电影节，放映了这部配着中文字幕的
电影。

一切离别都是必然，而一切相遇却都是偶然。

其实并不能预知，究竟什么样的相遇和离别，最终
会在生命里刻痕。

以为会记得的，大部分已忘掉；以为会忘记
的，却发现至今记得。

比如，莉莉·玛莲。

它
曾
是
全
球
传
唱
最
广
的
战
地
歌
曲

在黑龙江
省 哈 尔 滨
市，胡小石
接受新华社
记者采访。

（ 2018 年
10 月 24 日
摄）

摄影:
记者
马知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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